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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信心� 工作一成功

—
记世界旅馆业巨子希尔顿

� 肖林
在现代社会里

,

没有听说过希尔顿的人大约为数

不多
�

在大 家的心 目中
,

希尔顿旅馆意味着豪华和舒

适
,

意味着良好的服务水平
。

那些魏峨壮观的大厦向

世界各地的人们骄傲地显 示着
�

希尔顿永远是 第一流

街令
。

在希尔顿宽大明亮的总裁办公室里
,

挂着一幅 巨

大的 国际 地 图
,

那上 面擂满 了两种颜 色的小 旗帜
,

红

的旗权表示那里的希尔顿 国际旅馆 已经建成
,

蓝色的

表示正在兴建
。

除此以外
,

还有无数的中小经 营者正

在争取进入希尔顿跨 国界的大 家族中
,

希尔顿 的实标

资产永远都无法确切估葬
。

希尔顿集 团的创 始人康拉德
·

希尔顿 ��� �� ��

� ���� �
,
� � � �一 � � � � �在 � � 岁退役返 乡那年 才开始 创

业
,

当年他 办完 了父 亲丧事
,

怀揣着仅有的 � � � � 元积

蓄
,

走进德克萨斯州的的石油 断城席斯可镇
,

那儿 正

充满 了通过开未石油而发财的机会
。

他从火车站走向他第一眼 看到的一 家银行
,

正巧

这家银行 准备 出卖
,

上前 一 问价钱是 � � 。。� 元
,

价钱

还算公道
。

第一次做这种交 易
,

他连还价的心思都 没

有
,

就冲到火车站去 打 电报给住在堪萨斯城的老板
,

表示愿意以 �� � �� 的价钱买下银行
。

谁知他几小时后

等到的复电却是
“

涨价至 � 万
,

勿讨价还价
” ,

给 了正

做着银行家美梦的希尔顿 当头一盆凉水
。

看看天 色已

晚
,

他便走进对 面一 家红砖脚成的
“

毛比 来旅馆
” ,

住

下来再说
。

谁知旅馆 里 拥挤得一 塌栩 涂
,

值 班 员大 声叫着
“
客满啦 �

”
希尔顿 只好退 到走廊里站着

�

这时一个板

着脸 的绅士模样的人走过来对 他说
� “
艳软

,

老兄
,

请

子 � 小时之后再来峨碰运 气
,

现在只好请你离开 了
。 ”

希尔顿 一肚皮 怨 气正怒 发 作
,

忽 然心 里 一动
,

便问
�

“
你 的意思是 说

,

让前一班睡 � 小时
,

再做第二班人的

生意吗 �
”

“

是啊
,

�� 小时 分作 � 班
,

只要 我允许
,

即使睡在

地上
、

桌上
,

也有人愿意 出钱呢 广
“
你是旅馆 的老板吗��

“
是啊

, ”
这人显 出一付无 可奈何的样子说

, “

我真

是被它坂住 了
,

我把所有的钱称投 资在这上 面 了
,

其

实我应该同别人一样去投资石油
,

一夜之问就能成为

百 万富翁
。 ”

“

你怒卖掉这座旅馆吗 �
”
希尔顿问

。

“

是 的
,

只 要 � 万元
,

甚至连我的未铺郑 可 以 拿

去
。 �

“

先生
,

你有买主啦广希尔顿抑制着满心喜悦说
�

他 立即请店老板拿来账薄
,

花 丁整整 � 个小时
,

仔细

查阅每一笔账
,

当即决定买下这块利润可 观的旅馆
�

经过一番讨价还价
,

终 于在 �� �� 。元 的价码上成

文
。

接着希尔顿投入紧张 的筹款奔波之中
。

他动 员了

母亲
、

朋友
、

加上 当地银行 的一笔货砍
,

总葬在店老 板

规定 的截止 时间前 � 分钟
,

把筹足的钱交 到对 方 手

里
。

毛 比来派馆被他买下来 了
,

希尔顿集团的创 业史

揭开 了扉页
。

命运真有点不可思议
,

那位说话 不算数

的银行老板改变 了希尔顿一生的历丈
。

如果 不是那次

偶 然的改变
,

也许这世界上就 不会 出现拥有数 百座高

楼 大厦的
“

希尔顿
”
王国 了

。

希尔顿 在毛比来旅馆忙碌起来
,

他 一边 整修旅

馆
,

一边改善服务
,

通往 兰吉大 油 田 的火车拥 挤着无

数怀着发财 梦的旅客
,

毛来比 门庭 若 市
,

床位仍然供

不应求
。

他灵机 一动
,

吩咐有 关工 作人 员说
� “

柜 台太

长
,

可 以撤掉一丰加设 �� 张来铺
。 ”
第二 天希尔 顿又

把空荡荡的餐厅 隔成许多只 能容一张来的小房问
,

毛

比来为此增加 了一笔可观的收 入
。

希尔顿将此称作
“

装箱技巧
” ,

后来在许多旅馆内

都未用过这种方法
,

即使是在他获得纽约最牵华的酒

店
“

华尔道夫
”

以后
,

他仍然念念不 忘这个成功的径营

之道
。

他这样总结这条经验
� “

使每一寸土地和空间都

一 � � 一



长 出金子来
。 ”

在毛比来他还有一 条经验
�

资金 � 严格

的 管理 一 高效率的工作
。

他手下的职工工资是根据服

务表现
、

顾客意见和郁门领班的 考察确 定 的
,

晋级的

职 工一律从优秀服务员中选拔
,

这种 团队持神使全部

工作人 员具有较大的工作热情
。

于录毛比来的利润迅

速上升
,

成为席斯可旅馆 业中的 明珠
,

那 里的人们 几

乎无人不知毛比来和希 尔顿的
。

然而
,

希尔顿在毛比来苦 心经营 � 年 后
,

出人意

并地将 经营权交给 了他的一位朋友
,

自己毅然前往德

克萨斯州最 大 的石 油城华斯堡 和达拉斯城再创 新产

业 了
。

对 于他的这一举动
,

别人都难 以理解
,

而希尔顿

自有他超乎常人的见解
。

对这位胸 中藏着大艳负的企

业 家来说
, 一

包比 来太小 了
,

席斯可太小 了
。

当他在这三个石油城娜拥有 了自己的旅馆后
,

希

尔顿决心单独作一次价值 �� � 万元的生意
,

开始用他

所有的精力筹建高耸入云的希尔顿大饭店
。

这要 胃狠

大的风险
,

当时他自己 的全部财产约 �� 万元
。

希尔顿

运用他 的全部智慧与地产商
、

银行 家
、

投资者逐一周

旋
,
� � � � 年

,

希尔顿大饭店终于破土动工
。

这一年
,

希

尔顿 �� 岁
,

遇上 了他心爱的姑娘玛莉
。

由 于 资金周转 不灵
,

建筑 资用越来越贵
,

工程接

近尾声时希尔顿 已将 资金用得精光
,

到 了山 穷水尽的

地步
。

希尔顿的智慧再次挽教 了他
。

他找 到 了地产商
,

请求对方 将建筑物收 回 去
,

使它顺利 完工
,

然后再租

给 自己经营
。

原来签订的协议是租用土地 �� 年
,

以物

业来抵钾
,

每年租金 �
�

� 万元
,

并且取得 了以土 地为

抵钾 向银 行货款的附加条件
。

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美丽

的连环套
,

希尔顿 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
。

地产商听了

希尔顿的建议后 大喊大 叫起来
,

但在希尔顿衬心细致

的分析后
,

地产商 又觉得这是个挺 不错的主意
,

他 同

意 了
。

双方又一次达成协议
,

地产商答应补足欠款使

饭店完成
,

希 尔顿 也重断 签 了年租金 为 �� 万元 的饭

店租用合 同
。

� � � � 年 � 月
,

第一座希尔顿大饭店顺利

落成
。

举行 了隆重的揭幕典礼
,

希尔顿 与玛莉的婚礼

也在不久举行
。

此后
,

阿比林希尔顿
、

马林希尔顿
、

圣安 吉罗希尔

顿等等大型饭店一座座相 继落成
,

希尔顿 家庭 以每年

增加一位新成员的速度迅速扩展着
。

� � � � 年
,

希尔顿

筹划建筑 更大 的饭 店
“

艾 尔帕 索希尔顿
” ,

拟定 耗 资

� �  万
,

这是希尔顿跳出德州 向更广阔领域发展的重

要一 步
。

这时经济大萧条的阴影 已经开始 笼革美国
,

希尔顿正是 利用这种普遮 的危机 感使大饭店的造价

达 到 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
。

大萧条果然铺 天盖地而

来
,

不再有 为发 财而 南来北往 的客商
,

旅馆 业是大 萧

条中率先受形响的行业
,

希尔顿 当然也不能幸免
。

收

入锐减
,

而地租
、

货款利
�

忽
、

拐税等各 种帐单卡雪 片一

样飞来
。

希尔顿在这产咬的形势面前显示出超人的经

营才华
,

经过几度周旋
,

终于免 于破产
,

波过危机
,

战

胜 了大萧条
。

�� 多年的奋斗
,

希尔顿创造 了辉坟 的业绩
。

在他

� � � � 年 辞世前
,

希尔顿集 团 已经拥有 了 ��� 座大 厦
,

每年能招徕数以亿万计的旅客
。

“

自信心和工 作
,

这是 成功的决窍
。 ”
�� 岁的 希尔

顿临终前这样谆俘告诫他 的次 子
、

继承希尔顿 王国经

营权的成康
·

巴伦
·

希尔顿
。

�上接第 �� 页 �

藏
。

一面极度炫雄
,

一面又极度退缩
,

心理上的虚 弱
、

不平衡可想而知
。

真能藏得 了吗 � 如果真有剧盗将至
,

小偷飞临
,

战

火 延移
。

不需要什 么大举动
,

只 消把楼下 待奉的下人

叮散
,

哪还有什么 饭供楼主每顿用绳子 吊取 � 密室里

纵然装备着当时很先进很时髦的 洋风炉
,

又能熬得 了

多久� 能 象我当年做知青那样在洋风炉上一煮就煮十

年饭菜吗 � 从这
�

鑫来看
,

最高明处便也是最 薄弱处
,

最

巧妙处也是最拙劣处
。

在战果中
,

半饥半饱中度年如

日的楼主
,

守着那 么 一大堆既不能果腹
,

又不能 蔽身

的 字画
、

古玩
、

珍宝
,

他感到 了财 富之 累吗 � 忿明 白 自

己 实际是扛上 了
“

福
、

禄
、

寿
”

桂桔
,

成了雌花大楼的 囚

徒吗 �

从密室里张贴 的文字说 明中看到密 室似乎有 不

少较 闻秘录
,

但 实际 打听下 来我却没 有找 到什 么
,

似

乎主人也没有在里面真正 住过
。

那 么 他建造密 室是神

经过敏
,

是跟人学祥
,

还是 为防患于未然 � 未必 � 若真

扣此
,

密室今 日何以能向游客敞 开� 楼 主又何以 不知

踪影呢 �

欣 赏《红 楼梦》中
“
赤 条条来无牵挂

”
一说

。

赤条

条既是人本 来面 目
,

那么 我们对 财富也 该磊落些
、

坦

荡些—
不 要有什 么 密室 �

� �


